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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时空演变及情景预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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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大别山区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构建包括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在内的县域自我发展能力评

价指标体 系，揭示 2000—2020 年大别山区自我发展能力演变的时空特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影响县域自我

发展能力的 主要因素，利用 SD模型对大别山区县域发展能力进行仿真预测 。结果表明：①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

展能力整体综 合指数偏低，且呈现逐渐上升的发展趋势，县域内部“非均衡性 ”现象突出，片区之间自我发展

能力总差异逐渐缩小， 片区内部差异逐渐缩小，但贡献率依然高 。②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呈现由西南到东

北变弱的演变趋势，中高 值区主要分布在安徽片区和湖北片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较多位于中高值区 。③大别

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影响 因素中，外部资源支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

有显著的正影响，气候条件对县域 发展能力变化没有显著影响 。④当大别山区保持稳定的发展路径时，未来县

域自我发展综合指数能力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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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全面打赢了脱贫攻坚战，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整体性贫困问题[1]，中国扶

贫工作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及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段，解决相对贫困及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成为主

攻方向。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相对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2]。激发脱贫地区发展内生动力，增强脱贫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是破解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举措，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实现共同富裕的持久动力。14个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

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也必将是国家实施共同富裕战略的关键地区。毫无疑问，持续巩固提升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及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任务[3,4]。当前，面向国家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实现共

同富裕的战略目标，研究探索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特征及其时空演化规律，明确影响自我发展能力形成与

演变的主要因素，提出未来持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路径措施，意义重大。

发展能力是指在实现人的物质性和精神性自由目标中，将初始的资源禀赋通过社会安排转化为功能性的活动[5,6]。区域自我

发展能力是指依托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借助外部扶持和市场需求，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集合[7,8,9]。从

经济理论视角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发展，而是在对社会经济系统进行转换以及应对外界挑战的一种能力

[10]，包含要素凝聚能力、资源组合能力、科技进步等能力[11]。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视角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包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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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生产能力、社会发展能力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12]，这种发展形式是培育“自家生长”型资产和资源的一种形式，强调本

地资源的优势和特色，通过培育和发掘本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和增长[13]。从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主

体视角看，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则包含“居民素质技能、企业创新能力、产业竞争能力、政府调控能力”[14]，强调的是区域内不

同主体的能力。从宏观政策视角看，区域是一个自然、社会和经济相耦合的复杂开放的巨大系统，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应该包括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能力[15]。在研究尺度上，受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西部地区[16]、民族地区[17]、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18]、深度贫困地区[19]是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重点研究区域。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的主要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方差分析、

熵值法等[20,21]，其中熵值法能够快速有效地完成大量数据处理，并能够为自我发展能力指标进行一种客观赋权，准确反映自我

发展能力的综合水平，被学者们广泛采用。随着信息科学和空间统计技术的发展，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对区域自然资

源的分布、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等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更准确地识别出地理信息中的空间关联和趋势，从而揭示出潜在的发展

机会和挑战。在影响因素方面，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受自然资源、工业化、城镇化、政府财政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且自然

资源禀赋、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对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影响最为重要[22]，而区域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会约束自我能力

的长期发展[23]。综上所述，既有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研究更多关注于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特困地区等超大尺度研究，而对县

域尺度的关注度不够。在研究内容上，既有研究较多地关注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时空演进规律，而对影响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主

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及未来发展情景预测的研究尚有欠缺，致使已有理论研究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的科学证据十

分有限。在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地区新内生发展动力和共同富裕能力机制构建[24,25]，体系构建更多关注社会

和经济层面，而未将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纳入其中[26]。在中国，自然生态资源富集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及低收入人口分布区高度

重叠，通过自然生态系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生态资产富集区经济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进而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

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选择。

鉴于此，本文以大别山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下简称“大别山区”）36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构建包含生态系统服务

能力在内的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水平综合测度，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技

术，测算和分析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时空变化特征，探索影响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采用 SD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大

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水平进行预测，提出全面增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策略。

1 研究区域概况

作为全国 14个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大别山区位于中国东部，面积 6.7万 km2，区域范围包括安徽、湖北、河南 3个

省级行政区域的 36个县域单元，其中安徽大别山片区（以下简称安徽片区）包括 12个县域单元，河南大别山片区（以下简称

河南片区）有 16个县域单元，湖北大别山片区（以下简称湖北片区）有 8个县域单元，该片区有全国原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9

个，革命老区县 27个，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重点县 23个。截至 2020年末，大别山区总人口 2655.86万人，GDP为 8152.61亿

元。片区南北过渡气候特征明显，南部以大别山为主，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 1115～1563mm，北部属黄淮平

原，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 623～975 mm。大别山区河流众多，以淮河为主体的水系发达，径流资源丰富，

大别山南麓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水源补给区。生物物种多样性丰富，森林覆盖率在 50%以上，是华中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农林生态产业和生态旅游业发展潜力大。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自我发展能力的相关概念[27]，本文定义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是指以自身的经济、社会、生态基本条件为基础，以外部发

展力量为辅助，有效地整合内外资源，实现经济聚集能力、社会发展能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及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凝聚整合的

潜能。遵循科学性、系统性、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则，参考相关研究[28,29]，构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经济

聚集能力、社会发展能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4 个维度指标体系。为了准确反映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水平，

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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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聚集能力：指某一定特定区域集中而产生的利益，通过产业支撑和市场保障体现，是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构

建产业发展能力和市场保障能力 2个二级指标以及对应的 10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

(2)社会发展能力：反映县域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基础以及可以转化为产出竞争力相关因素。构建公共服务能力

和软实力 2个二级指标以及对应的 7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

(3)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构建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 2个二级指标以及对应的 5个三级指标

的评价体系。

表 1 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指标体系

目标 一 级 指 标 二 级 指 标 三级指标 计 算 方 法 或 数 据 说 明

经济聚集能力
（0.285）

产业支撑能力（0.107）

市场保障能力（0.184）

人均GDP（元）
人均工业产值（元）
人均农业产值（元）
农业机械化（万W）
人口密度（人/km2）
经济密度（万元/km2）
人均存款（元）
人均消费品零售额（元）
农村居民纯收入（元）
人均财政支出（元）

人均GDP=总产出（GDP）/总人口
人均工业产值=工业总产值/总人口
人均农业产值=农业总产值/总人口
统计数据
人口密度=人口数量/面积
经济密度=总产出（CDP）/面积
人均存款=居民储蓄总额/总人口数
人均存款=社会消费品总额/总人口数
统计数据
人均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总人口

县 每万人固定电话（个） 每万人固定电话=（固定电话总数/人口）×10000
域

自
社 会 发 展 能 力

公共服务能力（0.062）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个）

每万人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个）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人口）×10000 每
万 人 社 会 福 利 收 养 性 单 位 =（ 社 会 福 利 收 养 性 单
位/人口）×10000

发 （0.264） 每万人在校生（个） 每万人在校生=（在校生人数/人口）×10000
展

软实力（0.202）
人均财政收入（元）
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额（元/km2）

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总人口
单位面积固定资产投资额= 固定资产投资额/面积

力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万人） 统计数据

资源环境承载力
（0.07）

资源承载力（0.053）

环境承载力（0.02）

辖区面积（km2）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千hm2）
人均耕地面积（人/hm2）
年降水量（mm）
森林覆盖率（%）

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
人均耕地面积=耕地面积/人口
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能 力（0.379）

供给服务（0.275）

调节服务（0.076）

单位面积每公顷粮食产量（t/hm2） 单
位面积每公顷产水量（t/hm2）
单位面积土壤保持（t/hm2）
单位面积碳固存（t/hm2）

InVEST模 型 作 物 生 产 模 块
InVEST模 型 产 水 量 模 块
InVEST模 型 土 壤 保 持 模 块
InVEST模 型 碳 储 存 模 块

文化服务（0.028） 生境质量 InVEST模 型 生 境 质 量 模 块

(4)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包括作为存量的生态系统面积和质量以及作为流量的生态系统服务，是推动县域经济长期增长与农

民收入和社会长期稳定的物质基础。构建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 3个二级指标以及对应的 5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

2.2 研究方法

2.2.1区域差异测度方法

泰尔指数是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间收入差距（或者称不平等度）的指标[30]，被广泛运用于衡量区域间差距和区域内差距

对总差距的贡献研究。选取泰尔指数对大别山区自我发展能力各层次能力进行差异分析，具体公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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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代表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泰尔指数；Ta和 Tb分别代表片区间和片区内自我发展能力泰尔指数；Fj代表 j片

区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水平在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水平所占比重；Pj代表 j片区人口数在大别山区人口总数所占的比重；

Fji表示片区 j中 i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在其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水平上所占比重；Pji表示片区 j中 i县域的人口数在 j片区总人

口数所占比重。

2.2.2空间计量模型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空间计量模型基于地理距离邻近性或者网络邻近性[32]，用于描述空间中不同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Y为由空间单元因变量组成的 n×1向量；X为 n×k矩阵；β为相关系数组成的 k×1向量；γ为空间自相关系数；

W为 n×n空间权重矩阵；u为由空间自相关误差项组成的 n×1向量；ε为（0,δ2）的随机误差项组成的 n×1向量；ρ为空间

自回归系数。

2.3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在搜集大别山区所辖县级行政单元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整理得到 36个县域单元 27个指标的统计数据，少数年份数据

缺失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具体数据来源见表 2。

3 结果与分析

3.1 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时间演变特征

3.1.1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演变特征

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方法将大别山区分为安徽片区、河南片区和湖北片区，根据熵值法测算出大别山区县域单元 2000—2020

年发展能力综合指数均值，结果如图 1a所示，从整体上来看，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整体偏低，综合指数均值在 0.085～

0.250。从时间变化趋势上看，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均值均呈现平稳上升状态，2000—2010年出现缓慢增长，均

值在 0.140以下，此阶段是扶贫开发新阶段，县域发展能力依靠外部资源特别是政府财政支持和投资力度的增加，帮助其解决基

本贫困和温饱问题。2011—2020年呈现快速增长状态，均值在 0.150以上，且 2017年开始均值在 0.200以上，此阶段是精准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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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阶段，依靠外部资源输入，县域内部产业结构得以调整，基础设施初步完善，自我发展能力逐步上升。分片区看，安徽片区、

河南片区和湖北片区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的湖北片区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均值最高，相较于安徽片区和河南片区，湖北片

区地理位置优越，跨越湖北南部和江西北部，紧靠长江经济带，处于中部地区的黄金经济带中心地带，具有巨大的区域发展优

势。2000—2010年安徽片区和河南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指数均呈现平稳上升状态。2000—2020年，安徽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指数由

0.081上升到 0.252，年增长幅度为 6%，特别是 2010年后，安徽逐步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依靠长三角其他省市的

辐射和带动作用，通过与周边省市的合作，安徽得以吸收更多的外部资源，推动当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提高当地经济的

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由此可见，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区域综合发展能力提升的成效显著。

表 2 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测算数据来源

数据名称 栅格类型 描述 来源

土 地 利 用 数

据

1 km×1 km 栅

格

将研究区土地覆被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

水 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通过 ArcGIS 软

件处 理，运用 InVEST模型对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测算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s://www.resdc.cn/）

DEM数据 1 km×1 km 栅

格

来自 GDEMDEM 数据产品，通过 ArcGIS 软

件处 理，运用 InVEST模型对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测算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s://www.resdc.cn/）

NDVI数据 1 km×1 km 栅

格

通过 ArcGIS软件处理，运用 InVEST 模型

对生态 系统服务能力测算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s://www.resdc.cn/）

年 降 水 量 数

据

1 km×1 km 栅

格

通过 ArcGIS软件处理，运用 InVEST 模型

对生态 系统服务能力测算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s://www.resdc.cn/）

土壤数据 1 km×1 km 栅

格

通过 ArcGIS软件处理，运用 InVEST 模型

对生态 系统服务能力测算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http://www.ngcc.cn/ngcc/）

全 球 蒸 散 发

数据

1 km×1 km 栅

格

通过 ArcGIS软件处理，运用 InVEST 模型

对生态 系统服务能力测算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http://www.ngcc.cn/ngcc/）

社会、经济数据 文本数据 用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能力测算 各省（市）县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自我发展能力 4个维度上看（图 1b），经济发展能力和社会发展能力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基本保持

https://www.resdc.cn/
https://www.resdc.cn/
https://www.resdc.cn/
https://www.resdc.cn/
http://www.ngcc.cn/ngcc/
http://www.ngcc.cn/n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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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数量

和质量均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其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等功能及服务能力明显下降。

3.1.2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差异

2000—2020年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差异结果见表 3，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总差异和片区内差异，呈“下降—上升—下

降”的“波动”趋势，表明大别山片区自我发展能力总体在不断缩小，片区内部差异也在逐渐缩小，但缩小幅度不大，且片区

内部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一直相对较大。分维度看，研究期内，大别山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泰尔指数保持最高，平均分值为

0.172，说明大别山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整体差异性较大，其次是社会发展能力，平均分值为 0.094，经济聚集能力相对分值较低，

平均为 0.036。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总差异最小，平均分值为 0.023。说明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是造成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差异的主

要因素。进一步分析可知，大别山区 4个维度总差异受片区内部差异作用较大。经济聚集能力片区内差异贡献率呈现先下降后

上升的趋势，且片区内差异对经济聚集能力总体贡献率逐渐变大，特别是 2020年，片区内差异贡献率达到 86%，表明片区内部

经济发展能力不均衡，且这种现象在不断扩大。社会发展能力呈现先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态系统

服务能力片区内差异逐渐缩小，片区间差异在扩大，说明两者片区之间的发展出现不均衡状态。

表 3 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差异

自我发展能力 年份 总差异
片区间 差

异

贡献率 （%） 片区内 差

异

贡献率 （%）

综合发展能力

2000 0.076 0.010 13 0.066 87

2005 0.060 0.012 19 0.049 81

2010 0.050 0.009 19 0.041 81

2015 0.056 0.012 21 0.045 79

2020 0.056 0.011 19 0.046 81

经济聚集能力

2000 0.024 0.007 31 0.016 69

2005 0.026 0.008 32 0.017 68

2010 0.033 0.008 24 0.026 76

2015 0.046 0.009 19 0.038 81

2020 0.051 0.007 14 0.044 86

社会发展能力

2000 0.086 0.024 28 0.062 72

2005 0.126 0.037 29 0.089 71

2010 0.082 0.022 27 0.060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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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086 0.029 34 0.057 66

2020 0.077 0.022 28 0.055 72

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0.021 0.02

0.026 0.024

0.025

0.001

0.001

0.002

0.001

0.004

5

6

8

6

15

0.020

0.018

0.024

0.023

0.021

95

94

92

94

85

生态系统

服务能力

2000 0.223 0.023 10 0.200 90

2005 0.178 0.039 22 0.139 78

2010 0.143 0.032 22 0.112 78

2015 0.160 0.037 23 0.123 77

2020 0.160 0.035 22 0.125 78

图 1 大别山区自我发展能力和分维度综合指数特征

3.2 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空间演变特征

3.2.1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演变特征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JJDL202310011_10500.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qM1BLY1pyTFR2NWxWRHZYUkhyOTZHTHZYam5GU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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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通过 ArcGIS自然断点法，分为低值区[0.00,0.10]、较低值区（0.10,0.15]、中值区（0.15,0.20]、

较高值区（0.20,0.30]和高值区（>0.30），以便更直观展示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空间演变格局（图 2）。大别山区县域发

展能力整体上在不断增强，但各区域存在一定差距，呈现“西南—东北”变弱的演变趋势，其中，西南部县域整体上升的主要

原因是湖北和安徽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长三角发展战略，加速了区域产业的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推动了县域

发展能力整体上升。2000—2020年，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实现了从低值区、较低值区向中值区和较高值区的转换。具体

而言，2000—2010年，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实现了低值区向较高值区的转化，其中 2000—2005年几乎没有县域转为较高

值区，有 26个县域单元处于低值区，其中民权县和宁陵县的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由较高值区转为低值区。2010年仅有 3个县

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处于低值区，26个县处于较低值区，有 5个县处于中值区。2010—2020年，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

实现较低值区向较高值区、高值区的转变，转变时间与扶贫发展阶段吻合，经历了漫长时期。

县域自我发展能力 4个维度空间演变特征如图 3所示。2000—2020年经济聚集能力都呈现增强趋势，空间格局上有较大波

动。2000年经济聚集能力指数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河南片区。2020年大别山区县域经济聚集能力空间格局整体处于中低值区，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各县域单元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以及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都受到直接影响，致使 2020年县域经济聚集能

力整体出现较大的波动。社会发展能力空间格局呈现由西南到东北逐渐下降的演变趋势。其中，湖北片区社会发展能力一直很

强，远远高于其他两个片区，安徽片区社会发展能力在稳步增强，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河南片区。资源环境发展能力出现空间格

局呈现由东北到西南逐渐下降的演变趋势，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安徽片区，高值区集中在湖北片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空间格局

呈现由东北向西南逐渐上升的演变趋势，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安徽片区。

3.3 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影响机制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影响自我发展能力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县域自我发展能力主要受自然资源、气候条件、产业

结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城镇化等因素影响[28,33]，本文以上述因素为自变量，以县域自我发展能力作为因变量，模拟分析

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影响机制。具体做法是：首先选取气温（x1）和降水（x2）作为气候条件因素的自变量，人均 GDP(lnx3）

作为经济发展因素的自变量，工业化率（x4）作为产业结构因素自变量，人均财政支出（lnx5）和投资力度（x6）作为外部资源

支持因素的自变量，城市化率（x7）、人口密度（lnx8）、每万人在校生人数（lnx9）作为人力资本因素的自变量，道路密度（x10）

和宽带接入用户（lnx11）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因素的自变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x12）和产水量（lnx13）作为自然资源因素的

自变量。其次，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选取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作为基准回归矩阵。检验结果见表 4,LM检验通过表明模型存在空间

自相关。再次，通过对 SLM和 SEM两类模型估计，比较两类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的 R2大小，结果表明 SLM模型的拟合

值为 0.666，拟合效果略优于 SEM模型（0.653），据此，选择 SLM 模型来阐释指标因素对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影响程度。

图 2 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空间演变格局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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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分维度空间演变格局

实证结果（表 4）表明，外部资源支持因素、经济发展因素、产业结构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基础设施建设因素、自然资源

因素对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气候因素影响对县域发展能力没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工业化率在 1%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且对自我发展能力影响最大，表明工业化是推动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的重要引擎。工业化率的提高通常与经济增长

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密切相关，工业化可以为大别山区带来新的企业、就业机会以及现代技术，推动其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其

次是每万人在校生人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教育的发展对于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每

万人在校生人数越多，意味着大别山区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更多的高素质人力资源。

同时，教育的发展也可以提高地方居民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增强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有利于大别山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均 GDP对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较大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人均 GDP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它的提高意味着地方经

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可以促进大别山区企业的发展和扩张，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地方居民的生活质量和

幸福感，对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政府财政支出和投资力度对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影响也比较

显著，政府财政支出和投资力度可以为县域经济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县域交通水平和数字化水平，从而

促进产业要素的流通和生产效率，对于推动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道路密度对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也比

较显著，道路密度的提高可以加快物流和人员流动，促进产业要素的流通和交流，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进而推动县域经

济的发展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产水量等因素对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也是正向的，虽然它们的影响

相对较小，但其可以为县域经济提供必要的农产品支持和资源支持，它们的作用因此而不可忽视。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JJDL202310011_11200.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qM1BLY1pyTFR2NWxWRHZYUkhyOTZHTHZYam5GU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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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影响因素空间计量结果比较

变量 OLS SLM SEM

x

1

0.005900*** 0.001620 0.000988

x

2

-0.000003 0.000011 0.000011

lnx3 -0.000036 0.016600*** 0.016900***

x

4

0.047700*** 0.029400*** 0.030600***

lnx5 0.002050 0.010300*** 0.010300***

x

6

-0.003210 0.007570** 0.007940**

x

7

-0.003900 -0.024100 -0.023300

lnx8 -0.003360 0.004030 0.003930

lnx9 0.025900*** 0.021800*** 0.021600***

x10 0.000219*** 0.000294*** 0.000302***

lnx11 0.087400*** -0.001750 -0.001710

x12 -0.000032 0.000141** 0.000162**

lnx13 0.005010*** 0.003630*** 0.003710***

R2 0.821 0.666 0.653

对数似然方程 2116.5022 2116.3046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3.4 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仿真预测与路径分析

系统动力学（SD模型）能够模拟和捕捉系统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34]，有利于对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长期发展趋势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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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系统行为深入理解，还可以模拟不同策略和政策对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影响，为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从而促进县域

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采取情景模拟的方法进一步探讨大别山区 2025和 2035年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变化情况。在 SD模型中，设

定 2000—2035年为时间边界，以大别山区为研究边界，对经济聚集能力、社会发展能力、环境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4个子系统信息交流反馈机制进行探索，进一步选取关键要素，确定系统结构系统模拟步长为 1年，最后在此设定基础上构建模

型（图 4）。

参考相关文献[35]，模拟依据的参数主要为 GDP 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选取的模拟参数及关键因素为农作物播种面积、土

壤保持等。选取的依据为：农作物播种面积是影响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选取其作为资源环境模拟参数；

大别山区是中国重要的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之一，巩固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是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关键环节，选取土壤

保持作为模拟参数。本研究设置 5种情景：

(1)稳定发展型路径：假设研究区的各项指标保持现状的增长速度，选取各控制变量近 5年的平均值作为路径结果的参照值

进行模拟。

(2)经济发展型路径：假设研究区注重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以及《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将 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设定为 5%,2035年经济增长预期设定

为 4.5%进行模拟。

(3)人口发展型路径：假设研究区重视人口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以及《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将 2025年人口增长设置为-0.5‰，2035年人口增长设置为-1‰

进行模拟。

(4)资源环境发展型路径：假设研究区重视资源环境发展，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和文件，确定农作物播种面积 2025 年增长

1.5%,2035年增长 2%进行模拟。

图 4 大别山区自我发展能力系统动力学流量存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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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态系统服务发展型路径：假设研究区重视生态系统服务发展，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和文件，确定土壤保持率 2025年增加

73%,2035年增长 75%进行模拟。

基于上述分析，以 2020年数据为初始值，将参数导入模型后得到仿真数值和历史数值进行对比，本模型的结果误差率在 10%

以内，能够较好反映变量的变化趋势，模拟结果见表 5。整体上看，2025和 2035年稳定现状型和经济发展型路径县域综合发展

能力指数最高，生态系统服务型结果较低，分别为 0.2664和 0.5733，说明片区经济发展依然依靠经济自我聚集能力，生态系统

及生态产品并没有得到合理利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不够。分系统看，4个子系统都呈上升趋势发展，经济聚集能力在 5

种路径下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环境承载力处于较低位置。在经济聚集能力中，稳定现状型发展模式能够实现经济聚集能力指数

最高。在社会发展能力中，经济发展型和人口发展型路径可以实现社会发展能力指数最高，说明人力资本是社会发展的基础。

资源环境承载力在稳定现状型路径中最低，因此，在未来发展中要注重保持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协调发展。生态系统服务

能力在经济发展型路径和人口发展型中综合指数最高，这是由于经济发展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提升提供了新的机遇，例如由政

府财力支持的大规模植树造林、湿地恢复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可以显著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多样性。在人口

发展型路径中，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指数最高的原因在于此路径中人口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得到高度关注。

因此，持续注重生态资源的保护和高效利用及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协同发展，对于满足人们对高质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至

关重要。

表 5 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仿真预测结果

路

径

稳定现状型 经济发展型 人口发展型 资源环境发展型 生态系统服务型

2025年 2035

年

2025

年

2035年 2025

年

2035年 2025

年

2035

年

2025

年

2035

年

县

域自我

发展

能

力综合

指数

0.409 1.073 0.567 0.713 0.478 0.712 0.334 0.573 0.266 0.573

经

济聚集

能力

0.255 0.813 0.308 0.377 0.211 0.376 0.118 0.308 0.097 0.308

社

会发展

能力

0.094 0.173 0.120 0.168 0.115 0.168 0.079 0.120 0.057 0.120

资

源环境

承载能

0.027 0.028 0.067 0.079 0.077 0.078 0.076 0.053 0.051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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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生

态系统

服务能

力

0.033 0.059 0.072 0.090 0.074 0.090 0.061 0.091 0.061 0.093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从时间演变趋势上看，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整体综合指数偏低，呈现缓步上升的趋势，且各个县域内“非均衡性”

现象突出。安徽片区、河南片区和湖北片区 3个片区内部之间总差异在逐渐减小，片区内部差异也在逐渐下降，但片区内部差

异依然对总差异的贡献率最高。从自我发展能力的 4个维度上看，片区间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差异最大。

(2)从空间演变趋势上看，大别山区县域发展能力整体上在不断增强，但存在一定差距，呈现由西南向东北变弱的演变趋势。

自我发展能力 4个维度内部结构存在不合理性情况，大别山区县域发展经济聚集能力呈现由北向南逐渐下降的演变趋势，经济

聚集能力指数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河南片区。社会发展能力空间格局呈现由西南向东北逐渐下降的演变趋势，其中，湖北片

区社会发展能力一直很强，河南片区处于低值区。资源环境发展能力空间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逐渐下降的演变趋势，低值区

主要集中在安徽片区，高值区集中在湖北片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空间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逐渐上升的演变趋势，高值区主

要集中在安徽片区，安徽片区是大别山区面积最大的区域，也是生态资源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

(3)从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看，外部资源支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因素对县域自

我发展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气候条件对县域发展能力没有显著影响，大别山区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为：工业化率>每万人

在校生人数>人均 GDP>政府财政支出>投资力度>产水量>道路密度>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4)从优化路径看，稳定现状型和经济发展型路径在整体发展能力方面表现较好，县域综合发展能力指数最高，但在生态系

统服务能力提升方面存在较大不足，生态系统服务能力指数较低。无论是哪种路径，在经济聚集能力方面都具有较大优势，而

生态环境承载力较弱。

4.2 建议

鉴于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新战略目标下，内源性发展和内生性增长是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关键抉

择[36,37]，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立足于大别山区县域实际情况，依托巩固脱贫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做好顶层设计，主动谋划脱贫地区共同富裕建设发展规划，积极融入国家发展新格局，抓住长三角一体化、中部地区

崛起、长江经济带发展以及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历史机遇，加快建立合作发展推进机制，加强各省各县域之间的

联系。

(2)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鉴于产业发展对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有显著提升作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14

用，要依托各个县域单元资源要素禀赋，依靠片区丰富的农林资源，重点发展特色农林产业，实施富民资源产业发展工程。

(3)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全面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率先推动生态共富。巩固脱贫成果需要延续生态扶贫的思想[3]，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依托生态产业的大发展。要在大别山区积极探索生态共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加大生态脆弱的脱

贫地区重要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优先实施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国家工程，不断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的

高质量持续供给能力。要推动给生态产业提效增收，大力发展木本油料、林下经济、花卉苗木、竹木制造、森林康养绿色富民

产业，加强木本粮油供给，进行良种更新和低产林改造，形成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益贫生态产业体系，实现生态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和农户增收优势。

(4)优化大别山县区自我发展能力路径。在经济聚集能力方面，需要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当地的产业水平和

竞争力，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避免片区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在社会发展能力方面，需要注重人力资本的培养和发展，提高当地的教育和科技水平，增强人才吸引力和创新能力。需要注重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方面，需要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提高土壤保持率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在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上，需要继续注重生态资源

保护和利用，提高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能力水平，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本研究在延伸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内涵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全面性、重要性的原则上，建立了包含生态系统服务在内的

指标体系，测度了大别山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综合指数，并对其空间分布、地区差距特征演变以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大别山区提升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和政策参考。然而，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

文在模拟预测中，参照值的选择较宏观，对于路径模拟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下一步需要根据研究区实际进行

精细化的验证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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